
嘉善记忆

削草皮泥
■■沈水根沈水根

草皮泥，就是用“锄头”把长在塘岸（河道两
边的外围圩岸）、龙沟（灌溉用的渠道）以及空旷
场地等地方的杂草连根带泥一起削下来的草皮。

削草皮泥的“锄头”，不像“满口铁搭”，更不
像“齿口铁搭”，在我们杭嘉湖地区，有些地方也
叫它“刮子”。“锄头”是用一块熟铁直接锻打而成
的，呈上窄、下宽的梯形状。上方有一个直径七
八厘米的圆孔，用于安装竹柄或木柄，“下巴”（锄
头的刀口）有点像小姑娘穿的喇叭裙一样，更像
冷兵器时代用的板斧，这样的设计是为了便于来
来回回削或刮，达到与地面接触最大化之目的。
总之，叫“锄头”也好，叫“刮子”也罢，它是农户家
中常见的劳动工具。

削草皮泥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生产中
积肥的一种传统方式。每当“双抢”结束，正值农
事空闲的时候，生产队就要开展全民积肥运动。
削草皮泥既是为了积肥，又是为了农村的环境卫
生。当时的农村，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房前屋
后，都收拾得干净整洁，几乎看不到什么杂草。

削草皮泥是比较轻松的农活，生产队一般派
女劳力去做，每当她们去削草皮泥时，就会三五
成群，肩扛“锄头”，哼着小曲，有说有笑，寻找有
杂草的地方，用“锄头”“阿依上头”（嘉善土话，就
是有序的意思）地削过去，凡是被削过草皮泥的
地方，成了光秃秃的泥地皮，看上去清清爽爽。
那时杂草是个宝，既可以喂猪、喂牛、喂兔子，又
可以搞小塘泥作肥料。特别是草皮泥可以焖烧
成焦泥灰（嘉善人把草皮泥焖烧成暗黄色的灰叫
焦泥灰），是农民土制的好钾肥。

记得那时化肥稀缺，嘉善化肥厂只生产碳酸
氢铵（嘉善人称它氨水田粉，也叫它臭田粉），生
产队一年也分配不到多少化肥。因此，农闲时农
民就是割野草、捞水草、捻河泥、削草皮泥等等，
千方百计用有机肥来补充化肥的不足。当时所
有田埂上实行“三面光”（即把田埂上、左、右三面
的草割得干干净净），这些都是为秋收冬种准备
肥料。

削草皮泥一般先削自己生产队的，不会去削
隔壁队里的（因为各生产队都有削草皮泥积肥的
任务）。当自己队里的草皮泥削光后，为了积更
多的草皮泥，往往队里会派人摇船到外地去削。
考虑到摇船和挑（抬）草皮泥是力气活，队里通常
会派几个男劳力一起去。凡是外出去削草皮泥，
一路上男女搭配，玩笑开开，嘻嘻哈哈，干起活来
真的不觉得累。记得有一次，天刚蒙蒙亮，我跟
着父亲乘着一只五吨头的水泥船，去嘉善陆军操
场削草皮泥。大家扛着“锄头”，拎着装有饭盒的
袋子，有的还拿着箩筐和杠棒，纷纷上了船。我
们那离陆军操场有3公里多的路。那天早晨，风
平浪静，有两个男人一人拉绷、一人掌橹，船儿摇
得很快，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陆军操场。船停
稳后，人们拿起工具纷纷上岸，只见空旷的广场
上，平整的地皮，满地的杂草，找到这么个好地
方，都感到非常高兴。于是，大家迅速行动起来，
有的削，有的扒，有的抬，有的挑，人人干得满头
大汗，热火朝天，根本顾不得休息一会儿，生怕有
人来赶我们。不到上午十点，草皮泥就装满了三
个船舱。中午时分，大家坐在船沿边，有的用毛
巾洗着脸，有的把双脚伸进水里荡法荡法，十分
惬意，同时吃着早晨带来的饭菜，心中充满着收
获的喜悦。

草皮泥削来后，要在太阳底下晒干，然后堆
在一起，用尼龙纸盖好，不让雨水或雾水淋湿。
焖烧草皮泥的过程蛮讲究，要有一定技术的老农
来操作。焖烧前，先找来一些树枝和稻草等柴
火，搭成一个尖锥形，火点着后，把晒干的草皮泥
一抄一抄地撒上去，这个过程要慢，既不能心急，
又不能快，如果一下子撒上去，就会把火压灭。
焖烧草皮泥实际上是用暗火慢慢地焚烧。这时
候，草皮泥堆就会纷纷冒出白色的烟雾，在广阔
的田野上慢腾腾地弥漫缭绕，空气中还能闻到一
股焦香味。一堆草皮泥一般要焖烧两三天时间，
焖烧后形成的暗黄色灰土就是焦泥灰。

焦泥灰是油菜、蚕豆等农作物的好肥料。当
种植油菜时，就在它的根部撒一点，当播种蚕豆
时，就直接用它来覆盖。用过焦泥灰的油菜、蚕
豆，来年就会长得特别好。

削草皮泥的那个年代，虽然我年纪还小，但
这个传统农活的印记已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里，也
成为我们这代人始终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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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镇名画赏析

苍髯复槎牙——《苍松图》

松石篇

《苍松图》原系清宫旧藏之物。20世纪 80年
代，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局文物
鉴定资格审核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杨臣彬
（徐邦达先生入室大弟子）在民间收藏中发现此
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图中一棵古松伫立岸边，树干粗壮，枝条短
疏，不见松针。松树下方有湖石、兰花。画面只
有两个层次，近景为松石，远景为远山。近景和
远景用水面分隔。松树傲骨居于上，湿墨淋漓，
意气高古，用墨丰富，淡墨、浓墨、湿笔、干笔轮番
使用，层次分明；而下方湖石、水草，倾斜逸出。
浓淡相间，有隐逸恬淡的情致；构图分明，上下两
段，而背景留有大量空白，远山逶迤，清旷野逸，
极尽平远之势。老松、湖石、水草、远山看似各自
独立，但又被一片苍茫之气韵有机地统一在一
起。

画面上的松树没有松针，乍看很是奇怪，但
结合吴镇一生的经历也就可以理解了。一幅《苍
松图》就展现出吴镇的个性强硬、高逸超脱。这
种画风是吴镇倔强生命的呈现，不入俗，随遇而
往，如苍松俯瞰天地，不因天地宇宙而改变自己
生长的姿态，任风雨，任雪霜，任尘世千年，依旧
孤洁不移。吴镇没有黄公望、王蒙那般对功名的
孜孜以求，也不同于倪瓒那般对孤寂生命的极尽
抒发，他的生命是充满自我自信的，是充满野趣
情味的，也是充满真实倔强的。

吴镇是个孤傲的人，《沧螺集》卷三记载：
“（吴镇）为人抗简孤洁，高自标表，号梅花道人。
从其取画，虽势力不能夺，惟以佳纸笔投之案格，
需其自至，欣然就几，随所欲为，乃可得也。”同
时，吴镇也是“元四家”中唯一与另外几家绝少来
往的人。整个元代，流行文人之间互相在画中题
诗题款，以此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而吴镇似乎
是一个例外。这种倔强的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让
吴镇在同时代的文人画家中显得特立独行。

除了性格上的特立独行之外，在绘画中，吴
镇同样是“倔强”的。我们知道元代画家基本上
摈弃了南宋院体画的画法，但是吴镇却并不以为

然，他在许多作品中直接借鉴了南宋马远、夏圭
的技巧。这幅《苍松图》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们所看到的山坡、苍松为整个山景中的一角，
这种“逆时代”的尝试，并未让作品陷入俗套，反
倒是借由吴镇独有的笔墨语言，让马、夏传统在
此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苍松图》中有一种生命的倔强，而倔强中又
饱含着野逸与温雅两个生命主题。在这幅作品
中，苍松代表着野逸的生命，而湖水和远山象征
着温雅的生命。吴镇的野逸与温雅是相生相和
的，共同构成了其倔强的生命乐章。无论是诗
词、书法还是绘画，在此都仿佛是倔强生命艺术
的宣言。如果要将这种倔强的生命具体到某个
我们熟知的形象中，大概就是“中国隐士”。

谈到隐士，“倔强”应该是隐士精神中重要的
一部分。因为倔强，隐士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
高山之烟霞”，才孕育了独特的精神之根。这个
世界，总有一些人做出一些令人不解的选择，有
人放弃城市的优渥，而选择乡村的清贫；有人放
弃稳定的工作，而选择朝不保夕的创业；有人放
弃趋势潮流，而选择逆风飞扬。这份倔强，总能
让我们看到奇迹。

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就似乎被
安排好了所有的人生选择。总有人告诉你应该
如何，不应该如何。就像吴镇所处的时代，所有
人都会告诉初入绘画之门的孩子，不要学马远、
夏圭，不要学院体画画风，要承袭董源、巨然。如
果吴镇接受了人们的谆谆教导，或许，今天我们
所谈论的“元四家”也便没有了吴镇。就像当年
与盛懋比邻而居之时，世人都争相购买盛懋的作
品，却少有人问询吴镇的作品，吴镇却依旧倔强
地坚持自己的方向，一句“二十年后不复耳”是吴
镇对“潮流”铿锵有力的回绝。

人生短短不过百年，放到千万年的宇宙自然
中，不过转眼瞬间。刹那间，沧海桑田，一转眼，
已是千年。放眼宇宙，总是感到惶恐，唯有努力
倔强地让生命绽放出灿烂之花，才不虚人间走一
遭，这一遭，活得欢喜。

■沈国庆

《苍松图》
材质：纸本水墨
尺寸：纵101厘米，横45.8厘米
创作时间：1344年，吴镇65岁
收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钤印：梅花庵、嘉兴吴镇仲圭书画记

■■陈志平陈志平

黑天鹅做媒

“噼里啪啦”“嘣砰”——龙年正月初二，太
湖东南部柳溪荡北岸一个农家院子里，爆竹声
声，鼓乐齐鸣，热闹非凡。原来，这里正在举行
一场特别的婚礼。新郎是一位大学生公务员，
名字叫赫楠，新娘是隔壁镇赫赫有名的水产养
殖能手，叫白梅，而两个人的“媒人”居然是一
只黑天鹅。

如果大家要听这个有趣的故事，我得从三
年前说起。

那年中秋前的一天，已过了下午 5点半，
柳溪镇政府工作人员陆续下班了，三楼多种经
营办公室副主任赫楠，整理一下办公桌，拎起
包正要关门回家。

“叮铃铃——”电话响了。赫楠拿起电话，
习惯性地讲：“您好！镇多种经营办，请讲。”电
话那头传来一位女同志急促的声音：“黑主任
吗？我是隔壁镇蒋家漾水产养殖场的白梅，有
急事请您帮忙！”赫楠想，这个时候有事，又是
隔壁镇特地赶过来的，一定很急，所以毫不犹
豫地答应：“好的，我在办公室等您，路上小心，
不急。”

赫楠是柳溪镇土生土长的青年，高中毕业
后考上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学的是禽类养殖
与管理，毕业后考上镇里的公务员，分配在镇
多种经营办公室，算来也有三个年头了。小青
年有专业知识又肯吃苦，说话轻声细气，像个
小姑娘，深受当地村民和养殖专业户的喜爱，
很快被提拔为镇多种经营办公室副主任，还被
推荐成为县、市野生禽类保护协会会员。

过了二十来分钟，办公室门口奔进一位风
风火火的女同志。只见她手里提着一只大篮
子，一进门就扯着嗓门说：“黑主任，我是给您
打电话的白梅，可算找到您了！”说完，她把篮
子轻轻放在地板上。

这时候，两人同时把对方瞄了一眼。白梅
见赫楠面孔白皙，温文儒雅，心里嘀咕“这个人
姓‘黑’，面孔倒蛮白的”。赫楠看看白梅，二十
来岁的年纪，高挑个头，剪了个男式发型，满脸
汗水，黑里透红，心想“这个人叫白梅，怎么浑
身上下同‘白’字一点不搭界”，差点笑出声来，
慌得连忙别过头去。

白梅指着用浴巾盖着的篮子，用央求的口
吻说：“黑主任，请您一定想办法救救它。”

原来，这里是浙江省和江苏省交界处的一
块水网地带，大小湖泊星罗棋布，其中最大的
两个湖泊，一个叫蒋家漾，一个叫柳溪荡，分属
于两个镇管辖。这里的村民世世代代以捕鱼
为生，近年来才开展养鱼捕鱼为主的多种经
营。那天一早，蒋家漾养殖场的白梅照例划着
小船去养鱼的网箱给鱼喂食。突然间，她听到
几声很微弱的小鸟呻吟声。循声望去，看到网
箱右边有团灰黑色的东西在动。凭着她的直
觉，初步估计是一只有病或者受伤的小鸟。再
近前仔细看看，居然是一只近年来重返这片水
域的二级保护禽类黑天鹅。这只黑天鹅还很
小，好像腿脚受了伤。为了不惊吓小天鹅，白
梅想到曾经学过的野生动物保护知识，先去找
了一把鲜嫩的水草，慢慢靠近小天鹅让它吃。
果然，饿极了的小天鹅大口大口吃起来，不一
会儿就吃完了。白梅的这个小小举动，让小天
鹅解除了恐惧，仿佛知道遇到恩人了，对着白
梅温柔地连叫三声，好像在表示感谢。白梅抓
紧时间把小船靠近小天鹅，轻轻地将它抱到船
舱里。一检查，原来是小天鹅的两只脚被一根
废弃的尼龙网线缠住了，由于挣扎，两条腿受
了伤，开始发炎溃烂了。白梅意识到，小天鹅
可能伤得不轻，如不及时救治，可能会危及生
命，于是马上回到家，轻手轻脚地把缠在小天
鹅脚上的尼龙线解开。可小天鹅怎么也站不
起来，怎么办？白梅觉得必须找到一个懂专业
救护鸟类知识的人，才能救小天鹅。

一个上午，白梅到处打听，找不到会治小
天鹅伤的人。下午，她找到镇畜牧兽医站，才
打听到隔壁柳溪镇有个农大毕业的专门学禽
类治疗和管理的人叫“黑楠”，但已考上镇里的
公务员，还是镇里什么办公室的副主任，不知
道他肯不肯帮忙。白梅想：“只要有这个人，就
算路再远，治疗费再贵，我也要找到他。这只
珍贵的保护动物我一定想办法治好它。以前，
这里环境差，水污染严重，原来在这里生活繁
殖的黑天鹅都离我们而去。这些年，黑天鹅又
开始回来了，说明我们的生态环境治理得到了
改善。黑天鹅是我们人类的朋友，也是我们自
然环境好坏的‘监测仪’……”

白梅马上找了一只大篮子和一块干净的
浴巾，浴巾的一半垫在篮子里，把小天鹅轻轻

放了进去，她又用另一半浴巾盖在小天鹅上
面，把篮子放到副驾驶位置上，怕刹车掉下来，
还用保险带拴住。万无一失了，白梅一脚油
门，直奔柳溪镇政府。

听了白梅的叙说，赫楠对面前这位普通的
农村姑娘肃然起敬。为了救治这只受伤的小
天鹅，她已经东奔西走操劳了一整天，心里暗
暗为自己刚才一闪过的念头感到脸上发烧，白
脸变成关公脸。他连忙安慰白梅：“白同志，
不要着急，我马上检查下。”

赫楠通过仔细检查后发现，虽然小天鹅的
双脚被尼龙丝缠住多天，皮肤有点受伤，还有
些地方在发炎溃烂，好在没有伤及骨头、翅膀，
只是好多天没有东西可吃，身子比较虚弱。只
要认真消毒，服用几天消炎药，让小天鹅多吃
一些新鲜水草或嫩藕之类的食物，用不了一个
月就会康复的。

听了赫楠的一番话，白梅一颗悬着的心才
放了下来。人一放松下来，肚子“咕噜咕噜”唱
起了“空城计”。一想，从上午到现在还没有吃
过东西，眼睛下意识地望了望赫楠办公桌上的
一包饼干。谁知这一个眼神被赫楠看见了，他
立马拿起了饼干塞到白梅手里：“已经到了吃
晚饭的时间，你先吃点饼干垫垫饥，我来给小
天鹅消毒、喂药，我这里都有，我又是学这个
的，你放一百个心。等下处理好了，我们一起
去吃点便饭，顺便把护理小天鹅的方法教给你
……”也在这时，白梅才注意到办公桌上的一
块工作牌，上面赫然写着“镇多种经营办公室
副主任 赫楠”，想想自己电话里和进门后一口
一个“黑主任”，还在想怎么有人姓“黑”的，好
在两个字土话叫起来差不多，暗暗庆幸自己没
有出大洋相……

三个多月过去了，小天鹅早就康复了，而
且长大许多，已经从灰黑色绒球变成了羽毛齐
全、乌黑锃亮的俊俏黑天鹅。“嘎嘎——”昂首
挺胸地游弋在蒋家漾的健壮黑天鹅，正在等待
着春暖花开后黑天鹅族群的归来。在这期间，
赫楠只要有空就经常到白梅家看看小天鹅，教
白梅一些野生禽类的识别、保护知识。天长
日久，两个人从救护一只受伤的小天鹅相识、
相知到相爱，最后步入婚姻殿堂。小小黑天鹅
成了他们爱情的牵线者和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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